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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雅 玩

居老板的某些灵敏，
我是钦佩的。比如面对选
项，他能迅速锁定更远更
大的利益。冲动了，前一
句损话才出口，后一句补
台的话已跟到嘴边。
居老板长我一岁，我

为公司做房产项目时，他
是我们的建筑承包商，平
日客气得几近奉承。我不
觉得这是应该的，常对同
事说，注意啊，别占点优
势，就像真的一样。千万
别把依靠我们挣钱的人太
不当回事。设计总监自己
还没琢磨，让人家先连做
七八个方案，最后大爷一
样，挑第一方案上报。等
你们卸了职，再碰到做过
你手里外包项目的那些
人，他们还能多搭理你一
秒钟，就算你当初做人做
事上品。
我说这些话时，居老

板倚在简易金属板房的门
边，笑了笑，扔了支烟过
来，落在地上，又小跑过来
换了一支。
居老板那时40多岁，

本就敦实，频繁请吃，初显
发福。社交多了，他习惯
把自己弄得“山清水秀”，
常出入工地的主，却不允
许自己皮鞋头上沾有尘
土，老弄张餐巾纸在那里
擦。完事，将纸朝背后一
扔。某日，又见他这么干，
我没憋住，调侃地冲他竖
起了大拇指。从此，他擦
完鞋，就把擦过的纸往裤
兜里一塞。开会，别人发
言，他会把纸全掏出来，堆
在烟缸里。
工程总监告诉我，居

老板手下统计土方挖掘量
时，多算了16车。我对总
监说，见他来我办公室，你

过来，当我面和他说清
楚。次日，总监说完此事，
居老板隐蔽地瞟我一眼，
看我脸色平淡，他的神情
凉了些下来，说，了解。
承包方月结算单出现

在我桌上时，多算的已被
纠正。
居老板初是浙江沿海

一所学校的校工。早年，
能在学校谋职不易，但仅
混口饭吃，不是我们浙地
男人心底的气焰。没有几
年，风景变了，老城厢马路
上，偶尔可遇男主将奔驰
房车随便一停，就像把一
头老牛拴在地头。男主下
车，穿着拖鞋，在路边摊要
碗辣肉面，再加一只荷包
蛋、一勺鲜红的辣椒酱和
一大把碧绿的芫荽，就蹲
下，嘹亮地吸溜。两辆集
装箱卡车驶过，尘烟薄薄
冲天，男主还在原地香喷
喷吃面，笑容不改，多半是
刚接了新单。
居老板辞了校工一

职，有几年光景，日子也过
成这样。他在老家小岛上
做成第一单别墅装修后，
拉了两个会漆工或
木工的叔伯兄弟，
直奔上海松江，公
司开张一年多，业
务有了模样。都清
楚居老板识文断字，但无
人重视他身上的隐忍能
力。他能在异乡脱颖而
出，此项是关键。拉生意
时，为蹲守业主出现，他找
件棉大衣一裹，在人家毛
坯别墅大门口连睡三夜。
一觉醒来，总有七八只流
浪猫偎着他取暖，其中以
母的为主，因为个别公猫
欺负异性时，他还管一
管。业主听说有拾荒者占

了门道，来看究竟，明白了
实情，也没嫌弃居老板一
身猫尿味，就把活给了
他。业主当过兵，对实实
在在有好感，哪怕心知肚
明此公或有表演苦情之
嫌。
装修提前完工，验收

时，女业主进出三个盥洗
室，细看了两只浴缸、三只

马桶的每处接缝，
又让卸下两片开关
的面板，了解暗处
有无少安螺丝，再
关心一下电线和套

管等隐蔽工程的材料是什
么牌子。最后，把客厅及
周围所有灯具全部打开，
验收就过了。女业主说，
问一句，以后哪里出了毛
病，能否随叫随到？居老
板说，统统就两个字，一个
O，一个K。女业主拍拍他
的背：阿弟啊，英文不错
嘛，再给你介绍两套朋友
的别墅做做吧。
居老板故事多，但都

不及他20岁那件事别致。
居老板做校工不久，

正值暑期，阿母肝癌中后
期，疼起来，她不愿惊到他
人，暗自紧咬布鞋不放，汗
水湿透内衫。20岁的居
老板决定把阿母送到上海
的医院，起码可以打止痛
的针剂。阿爸早逝，靠阿
母做媒婆、帮人做年糕、裁
剪裤子、带小孩，硬是让两
兄弟都读完中学。居家那
时仍无余钱。
居老板去山里表舅家

借钱，这是居家第一次向
表舅开口，表舅不多问，推
给他两万，说，能来我工地
做两个礼拜吗？缺个小
工。
居老板安排弟弟送阿

母去上海，临去工地前，他
跪地给阿母磕了头，还将
阿母只剩皮和骨的双腿紧
抱了一会儿。
小工做到最后一日，

怪事来了。手推车下坡
时，手柄脱落在居老板的
手里，从塑料套管内掉出
一小卷纸，字迹被水洇湿
过。这张字据应是以前表
舅给同村阿瓜30万元，阿
瓜写的收条。
工棚里的最后一夜。

鼾声四起，为次日要不要
拿收条去找阿瓜换点钱，
居老板辗转反侧。

这件旧事，是二十多
年后某个大年初三，居老
板来我家拜年，和我单独
喝酒时提起的。他眼里满
是血丝，语调缓缓：借钱人
呢，叫阿瓜，好赌。表舅后
来的土方生意，是当年阿
瓜被人追赌债惊恐之下，
连公司带项目顶给表舅
的。表舅办完工商手续，
继续做土方，竟挖出了两
件一级文物。文物献给了
政府，除了嘉奖，县里还鼓
励性给了表舅一个不小的
项目。阿瓜搞掂赌债，来
表舅手下打工，我看是想
死缠表舅给他些补偿。这
张收据证明，除了买卖生
意的费用外，表舅又给了
阿瓜30万元安慰费。你
问，纸条为啥会在这里？
这无关紧要，但阿瓜要是
得到这张收条，应如获至
宝。这笔安慰费变得无凭
无据，阿瓜可以不要脸地
向表舅讨要第二笔。你
说，当年用这张收条，我能
从阿瓜那里换到多少钱？
居老板端着酒杯站在

我家鱼缸前默默观鱼，良
久，又说，当时阿母的病
疼，把我逼急了。要不是
涉及亲眷，第二天，20岁
的我准定拿着收条出现在
阿瓜面前。
现在的居老板今非昔

比，为做项目抵押贷款，一
下能拍在桌面上十来本房
产证。表舅家老二结婚，
请了居老板，同桌有阿瓜，
阿瓜小女儿是今日新娘。
酒到高潮，阿瓜提起当年
居家表舅补偿自己30万
元，阿瓜来交收条，忘塞哪
了，表舅一挥手说，不要
了。
酒桌上，阿瓜用掌心

击打前额啪啪两响，说道，
你表舅的做派，好像天雷
劈来，我从此戒赌。
居老板听了，味道不

好。同一张收条，只有自
己动了小家败气的歪脑
筋，连阿瓜都不如。喧闹
之下，居老板是游离的，他
在发短信，让财务立即送
点现金过来，他要加重今
天的礼金。酒喝多了，手

指又粗短，一摁总是同时
触碰到两个键，字句乱上
加乱。他发泄地在手机上
胡戳一气，又冷冷一想，他
这样为当年纠错，也太高
级了吧？
说到财务，有件事耐

人寻味。我们总部财务小
芹，患病离世，居老板突兀
地出现在追悼会现场，他
递给小芹丈夫一只厚厚的
白信封，说，不知为什么，
小芹总是称呼我居老师。
她走了，整个上海，不会再
有人这么称呼我了。他眼
圈红红。
和居老板共事期间，

我俩交流频繁，包括各种
谈人生。
我退休后，多年没见，

惦记还是有的。那天邂
逅，在南京路步行街新雅
粤菜馆门前。我看见他
时，有人正给他点烟，他以
手挡风，手掌像是多抬高
了五厘米，把原能看见我
的视线也挡了。
连着两天，我心里，都

会有他眼角那只大手。

邬峭峰居老板的手
我家弟妹中，老二是女孩，我

们都叫她小妹子。
小妹子五六岁时，夏天，在天

井里，我们团团坐在桌旁，等父亲
下班。四条长凳，一张方桌。我
们人小，脚在长凳下晃，还够不到
水泥地面。父亲是兴趣爱好极广
的人，喜欢养花种草养金鱼养鸟，
这天，竟然在下班时牵了一条高
大威猛乌黑的大狗回来，还满面
喜滋滋的。我们正围着桌子要开
饭呢，猛见窜出一条黑狗，都惊叫
起来。小妹子吓得一下摔在地
上，右手不能动弹。父亲
忙把狗拴到门外，把小妹
子抱起，不停叫“囡囡，囡
囡”。母亲脸色发白，朝父
亲一顿发火。小小的妹子
见状，竟然不哭，眼泪在眼眶里不
停地转，硬是不掉下来。小妹子
右手打了石膏，几个月后才痊愈。
大黑狗第二天就被父亲送走了。
小妹子读小学读初中，都是

少先队三条杠，是家里的骄傲。

我和小妹子一起在“文革”里初中
毕业。我到农场，小妹子进了本
市一个装卸区。
第二年初夏我回家探亲。晚

上，小妹子上夜班去了，母亲把我
唤去，郑重其事地给我两件漂亮
物品：一件白色
纯“的确凉”短袖
衬衫，一条黑色
挺括毛料“的确
凉”长裤。说是
小妹子给我的。我感动。这套衣
装估计要40多元，小妹子2个月

的学徒工资。
小妹子身体瘦弱，单

位却叫她做外场电工。成
天在黄浦江边的大片露天
煤炭堆场中，在卷扬机、皮

带输送机之间查线路、排故障，还
要爬电线杆。整个装卸区几十个
外场电工，都是男的，女电工就小
妹子一个。小妹子知道个中原
因。她不发牢骚，不请假，就是干
活。话很轻，很少。学徒未满三

年就独当一面。慢慢地，整个装
卸区都夸奖讲一口浓浓浦东本地
话的小妹子。
小妹子入党了。她把眼泪含

在眼眶里转，不掉下来。父亲和
母亲更激动。在动荡的年月，我

们这个频受风波
的家庭，出了一
个党员，一个年
年被评为先进的
女孩子，还要说

什么。这一年，我上调回沪。
上世纪80年代初，个人因私

出国还没有。能因公出国，那不
但是难得的机遇，更是一种光荣
和巨大的认可。我被工厂委派参
加一个出国小组。小妹子听到好
开心，连夜赶来（此时她已成家），
说大哥你尽管放心，我会帮大嫂
一起照料小宝宝的。小宝宝指我
的儿子，才一岁多。
厂部派小车来接我的那天下

午，我穿着用出国津贴买的深蓝
色培罗蒙西装，坐在门口的小竹

椅上。边上坐着退休不久的父
亲，穿着干干净净的中山装，胡子
刮得光光的，满面喜色。邻居诧
异地走过，朝我们父子俩看看，父
亲骄傲地说：“儿子要出国了。”
渐渐地，父亲进入耄耋之年，

脾气变得像小孩。常常拉我袖
子：“老大（我是长子），零用钿有
？”我就笑着给他五十、一百元
的，还摸摸父亲的头。父亲把钱
认真对折，小心放在衬衣口袋
里。然后就背着手，踱到大门
外。门外的石子路两旁都是地
摊。父亲弯着腰，饶有兴趣地“捡
漏”。家里有他不少爱物：手玩核
桃、手串、铜菩萨、核雕、古董……
为这些源源而来的宝贝，母亲暗
暗控制着他的零用钱。
有天，我发现老人家耳朵上

戴了个金耳环，手上戴了个金戒
指，以为是在地摊上买的。一问，
却是真正的南京路“老凤祥”产
品。小妹子买的。小妹子说，老
人戴金货，能长寿。

赵韩德

小妹子

前不久，我观赏了七十芳华赵
红彩历经十年而创作的十字绣《清
明上河图》。当22米《清明上河图》
十字绣徐徐展开时，北宋时期都城
东京（今河南开封）的清明风土人
情，以及汴京和汴河两岸的自然风
光和繁荣景象，让人眼前一亮，在场
的人无不惊叹工艺精湛。
“六十岁学吹打，很无奈，但六

十岁学吹打，也很开心，让生活慢
下来，让心静下来，真的很好。”这
是赵阿姨回复众人称赞掏心窝子
的话语。
十字绣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广

受欢迎。不过，22米长卷的《清明上
河图》鲜有人问
津。2012年，

赵红彩从居委会主任岗位退休后，
为践行老有所乐的心愿，选购了一
幅22米长、95厘米宽的十字绣《清
明上河图》，让桑榆之年色彩更绚
丽。然该画面十分浩繁，共绘制各
色人物有684个，
牲畜96头，屋舍
122间，树木 124

棵，轿子8顶，舟船
25艘，大桥一座。
画中人物，衣着不同，神态各异。长
卷所需网格面料和各色彩线，有50

多斤重。身材纤弱的她，只能求保
安相助才搬回家。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年

老眼花，弯腰躬背，体力能否支撑？
22长卷的绣布放在哪里？如何操作

工作台？旷日持久的绣工，难不成
浅尝辄止，而成“烂尾绣”？女儿和
亲朋好友都力劝她三思而后行。“开
弓没有回头箭”，赵阿姨笃信的定海
神针是：干，就是快乐的。

开始绣针时，
她手忙脚乱，总是
要绣错，拆了重
绣，浪费时间，过
了几个月，才有点

熟练了，返工就少了。据说一个火
柴盒大小的地方，要绣一两千针，
而这幅长卷的十字绣的针数，可谓
天文数。但这让她感到生活充实
而快乐。工作台在哪里？由于她是
独居老人，大床一人独占太奢侈了，
便请《清明上河图》“同床共眠”：十

字绣占一
大半，她只睡
一小半。就这样工作台和她竟相伴
有十年。女儿醋意浓浓地说，她的
《清明上河图》比外孙女都重要，碰
都不能碰。
为了绣好长卷，她查阅了大量

资料，还参加了连环画学习班。冬
日晚上，为了作品不沾汗水，她坚持
不开空调，天冷绣布发硬，手被划破
了，她马上用酒精把绣布上的血迹
处理干净。
一把椅子，半张床铺，一枚钢

针，一把小剪刀，两本图纸。十年呕
心沥血，一千万针的彩线穿连，2022
年，巨幅《清明上河图》十字绣，终于
大功告成。

伦凤菏

十年磨一卷

年年参与体检，眼
科这道关总过不去：白
内障、玻璃体混浊……
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
人老体衰，身体“零件”
逐渐损坏，原属正常。跑医院又烦又累，
谁都不喜欢，于是毛病就这么被拖着。
现在终于屏不牢了，看近的，字不清楚；
望远的，朦胧一片。心急，脑中忽跳出顾
城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
用它来寻找光明。”黑眼睛我有，它却坏
了，难寻光明。
找好医院，预约专治白内障的硕导

医师，惴惴不安地走进昏暗的诊室，将下
巴托在仪器上。女医生细细看后，说：
“白内障事小，侬先去查查眼底。”我唯有
从命。检查结果是黄斑前膜病变。黄斑
病变难治，这我早就听说过，现轮到自
身，心如铅坠。硕导医生让我去请教眼
底病专家孙晓东教授。教授接诊后坦
言：“哪能介晚才来看啊，病拖久了。”他
又道，可以考虑手术，但是，效果并不乐
观。一个“但是”，令我处于两难之境。
斟酌再三，决定手术。
良医之门多病人。同室病友均为老

者，眼疾都在眼底，彼此皆为半盲人。聊
起各自病况，同病相怜。眼球底部动刀，
局外人想想都不寒而栗，要说不怕，那是
假的。邻床的王大妈来自长春，老伴于
大爷日夜陪护着。大妈眼睛只有光感，
非拽着老伴的手臂不敢迈步。经人介
绍，从东北老远到上海，请素昧平生的孙
教授治病。于大爷说，“孙大夫真好。电
话一接通，就关照我们，先在长春做好相
关的检查再来。才到上海就住进了病
房，可为我俩省钱省力了。”这番话，无疑
是份精神安慰剂，让众病友听了心定。
手术室里，背景音乐在轻缓地播放，

或为心理疗法。“先做白内障手术，消毒

水冲洗眼部有点辣
哦”，女医生开口了，她
口吻温和、动作轻柔，
话不多，却让病人倍觉
亲切。我乖乖躺着，后

面还有台“大仗”要打，必须做个配合治
疗的好病人……不过半个时辰两台手术
结束，回病房，一夜安然。次日，经病房
医生检查过，一切良好。撤下病眼护罩，
出院回家。
眼科医学被医界视为“尖峰学科”，

老龄社会的大上海，被眼疾所困者何其
多，企盼光明的愿望何其强！医院的先
贤、被誉为“东方一只眼”的赵东生医生
为眼科医学树起了一座丰碑，如今，一
支年轻的团队正继往开来，孙晓东教授
正是团队的中坚。他忙，出院前，我连
当面致谢的机会都找不到，但记住了医
院入口处的八个大字：公溥仁心，济世
臻程。

吴莉莉

眼疾求医记

海滩拾零 （摄影）汤 青


